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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巴基斯坦语言使用状况 
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魏亚丽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巴基斯坦作为少数将两种语言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多民族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际使用上存在许
多辩证之处。例如，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之一，将其视作母语的人非常少，但是在实际的
交往范围中，它又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英语作为“舶来”语言在巴基斯坦拥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从
其中既可以看到民族意识对于巴基斯坦人民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巴基斯坦的变化与
发展。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给我国语言教育带来的启示是基于现实层面规划的制定与标准的执行。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围绕服务国家建设这一总目标来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我
们必须将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利益作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现实
依据与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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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全国 48.17%的人口。而乌尔都语覆盖的范围非常
小，最早仅有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居民在使用，但是在

巴基斯坦的宪法中却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官方性，中小学

的教育也规定使用乌尔都语，逐渐的使乌尔都语成为使

用范围最广泛的语言。究其原因是因为乌尔都语在巴基

斯坦独立之后，词汇发展的速度最快，总量达到了 25万
以上，足够包含当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可以说在便捷性

上超越了其他任何语种。

另一个官方语言英语的确定是因为英国人在巴基斯

坦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统治，英语已经融入巴基斯坦政

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即使在民族独立后，英语仍

然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使用语言，而且英语作为上层社会

的通用语言，在巴基斯坦民众的心中也被看作是身份的

象征，对于拥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来说，政府与民间

的交流需要进一步地扩大范围，向世界传达出本国的政

治立场和文化价值，因此政府文件、学术文献、重要官

方和民间刊物都继续使用英语，私立学校、高等学府、

军事院校和政商法界等上层建筑也普遍使用英语，通晓

英语是在巴基斯坦的社会中人跻身上层社会和高薪职位

的首要条件。

由此可见，巴基斯坦的双官方用语是由历史和社会

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乌尔都语和英语占据了整个

社会的中上层人士。

3  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演变与使用

3.1 独立之初——推行乌尔都语
巴基斯坦在 1947年独立之后，国父穆罕穆德·阿

里·真纳随即在全国性的演讲中表明支持乌尔都语成为

唯一国语，国家领导人率先做出表率在正式场合使用乌

尔都语，使乌尔都语在本国的地位有所提高。教育部门

是首当其冲加入语言改革的，小学阶段的教学语言全部

巴基斯坦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它地处

印度河流域，曾经是英属印度的殖民地。在 1947年，巴
基斯坦和印度分别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

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在独立之后民族

意识觉醒，旁遮普族、信德族、帕坦族和俾路支族四个

主要的民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巴基斯坦的

官方用语却不是四个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而是

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英语以及境外的乌尔都语，因而

形成了巴基斯坦两种官方语言并存的现状。

1  语言与民族的辩证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民族是语言重要的一个属性，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载体。

二战结束后，许多亚洲的国家独立，国内的民族意识也

逐渐觉醒，语言的分支与发展越来越盛。这其实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发展规律，凡是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国家都会

先在语言上寻求发展，以此和其他的国家做出区别，确

定自己独特的生存标志，进而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国

家和民族总是将语言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除此以外，

语言还会给本国人民在意识和情感上带来认同感和归属

感，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促进族群内部的联系和交流。

如果是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多

种官方语言，势必会影响到民族意识的统一，所以在巴

基斯坦等使用多语言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推动成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巴基斯坦的语言与民族概况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属于波斯

语系和阿拉伯语系，本民族包含的语言有乌尔都语、旁

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达尔德语、布

拉灰语等，20世纪 80年代，旁遮普语的使用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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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乌尔都语，中学和大学对乌尔都语的使用也进入了

实质性的研究阶段，为此专门成立了乌尔都语委员会，

并在高等院校设立了乌尔都语教授职位。大量乌尔都语

的书籍出版，乌尔都语词汇也纷纷面世，词汇量得到了

迅猛的增长。然而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上层社会并不

认可，乌尔都语只能在中下层人民中普及，尤其是随着

中产阶级的增加，人们发现，英语更能帮助他们获得财

富和权力，是个人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标志，

这样一来，社会中的精英大面积使用英语，中下层的百

姓为了改变命运，也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最终造成了

乌尔都语的推行进入到“中间地带”。

3.2 20世纪 50-60年代——倡导双语并行
1958年，穆罕穆德·阿尤布·汗将军成为巴基斯坦

新的领导人。武将出身的他非常赞成本国的精英教育由

英语来完成。所以在他担任军队总司令时创办的培养军

事精英的学校里，明令禁止乌尔都语的使用。这样一来，

在政府部门推行了几年的乌尔都语被进一步取消，文职

官员也是在使用流利娴熟的英语进行交流。可以说阿尤

布·汗对英语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1959年，国
家教委宣布乌尔都语正式成为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教

学语言，这项政策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是因为

政策中没有明令禁止使用英语教学，因此双语并行的轨

迹由此展开。其他行政部门紧随国家教委，推行了使用

双语的决定，最终使英语重新回到了“火红热闹”的状

态。在此期间，民间支持乌尔都语的团体集会和游行屡

屡发生，年轻人走上街头，收集支持使用乌尔都语的签

名，并把所有能够更换的公共场所的招牌换成了乌尔都

语，阿尤布·汗统治集团为了平复民怨，稳定社会，在

公开场所发表讲话时也都使用了乌尔都语，但是这些仅

仅只是表面现象，以统治阶级为首的精英阶层对英语的

推崇热度不减，乌尔都语难有立锥之地。

3.3 20世纪 60-70年代——偏激引发反对
穆罕穆德·叶海亚·汗执掌政权之后，对前任的语

言政策全部推翻，领导人以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由，

推行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这两种语言分别代表了东巴

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省政府正式的办公文件全部换成

了乌尔都语，这项看似偏激的政策遭到了英语使用者的

反对，他们代表精英阶层向政府提出了诸多问题，政府

都难以作答。而使用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

路支语等语言的地区人士也非常激烈的予以反对，可以

说这十年是巴基斯坦语言政策最为混乱的十年，官方用

语的确立反而带来了更多反对的声音。

3.4 20世纪 70年代——宪法明确地位
1972年，人民党领袖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开

始执政。这是一个推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集团，但是经营

思想却占据绝对上风。所以民众和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

的问题非常严重，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制定都谨小慎

微，在语言政策上仅仅实施了一项政策，那就是在宪法

第 251条中明确了乌尔都语的地位：巴基斯坦的国语是
乌尔都语，在 15年之内应该安排乌尔都语用作官方语言
和其他目的。英语可以用作官方语言直至安排乌尔都语

取而代之。这唯一的一条语言政策平息了精英阶层和中

下阶级多年以来的语言纷争，换取了至少 15年的和平，
具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布托执政的

五年中，尽管做了各种努力，可是乌尔都语的地位并没

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3.5 20世纪 70-80年代——政策流向激烈
1977年，穆罕穆德·齐亚·哈克将军开始实施军法

统治。这是一位来自城市中下层的将军，他对劳动人民

有着深厚的感情，自然对乌尔都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乌尔都语和哈克将军一起成为统治合法化的象征。齐

亚·哈克利用宗教和语言统一思想，反对各省自治，主

张共同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家。他将倡导改为命令，要求

所有人必须用乌尔都语讲话。成立了专门研究提高乌尔

都语地位的国家语言局，因此他被称为“乌尔都语的保

护人”。虽然学校不再使用英语进行讲课，可是为了防止

人才流失，少部分精英学校还在保留着英语授课，因此

人们又觉得政府在语言政策上不够诚心，废除英语的决

定过于仓促的说法甚嚣尘上，人们对于使用乌尔都语的

热情迅速下降。尤其是哈克将军允许精英学校备战高级

剑桥英语的考试，并在法律上保障这些学校的决策，更

是让人们对他的政策产生了怀疑。1983年的《巴基斯坦
时报》报道说：联邦教育部已经决定全国中学的自然科

目课程除了用乌尔都语或各省地方语言以外，还可以继

续使用英语。这个与 1979年完全相悖的语言政策已然让
中下层公众对统治阶层不再抱有期待，平静以待。反而

是那些不适用乌尔都语的民族以此为理由认为既然语言

政策可以如此草率，为什么不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取

代乌尔都语。对于他们的反对，哈克将军不以为意，他

认为国家的绝对力量还是掌握在少数精英人士的手中，

只要制定的政策不影响精英阶层的利益，他的政权就不

会受到威胁。民间的右倾政策也对哈克将军予以了支持，

所有现象都显示出哈克将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

3.6 20世纪 90年代——视野逐步扩大
贝·布托是巴基斯坦的首任女总统，在她任期间面

对来自各个政敌的反对，执政的 20个月里，她真正能
够行使权利的空间非常小，但是她却旗帜鲜明的主张在

教育界使用英语。虽然在她执政时，国家讨论过是否要

废除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样的讨论

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英语的使用范

围，提高了英语的社会地位。最终确立的语言政策是从

一年级开始，所有的课程教育都应该使用英语教学。研

究的最终结果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增设英语课程。公众

认为这个决定是帮助精英教育在巴基斯坦合法化，消弭

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但是

这项政策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未实践就随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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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政府的解散而解散了。此后，政权在穆罕穆德·纳瓦

茨·谢里夫与贝·布托之间更迭了三次，可是语言的基

本政策始终未变，英语在国内的地位与属性也始终“屹

立不倒”，乌尔都语和英语之间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可

是哪一派的支持者都没有再提出新的论点。

3.7 “一带一路”背景下——五通理念
进入到新世纪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

实体也有了改弦易辙的迹象，尤其是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呼应。

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文论、工程日有所新，语言

问题被摆上议事日程。习近平谈到的“五通”：政策沟

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首先

是以语言互通为基础的。有人提出在巴基斯坦的“一带

一路”可以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它的确能起到“达意”

的作用，但是难以“表情”，也就不能达到民心相通的结

果，所以，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巴基斯坦的语言

规划工作开始了，巴基斯坦政府组织专家对国内 50余种
语言进行调研，建立清单和语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

编辑列国语言志，编纂单语词典、多语词典及各种专业

词典，编写教科书及普及用书。这对整个巴基斯坦的语

言政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本国的统治者开始关注乌

尔都语所蕴含的表情达意的功能，把语言政策纳入基本

国策中。乌尔都语的国语地位被正式确立。国家的领导

人不需要再刻意的引领人民向哪一种语言进行靠拢，语

言智库和语言服务单位完成了语言引导和语言服务的工

作，其中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

译、语言技术支撑等。巴基斯坦作为双语制国家在合作

竞争中拥有了先天的优势，为其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中东

地区的核心经济体奠定了重要基础。语言成为国家和国

家之间携手合作的必要输出物，曾经局限于国内的乌英

之争也逐渐趋于平息，语言的功能属性逐渐强于政治属

性，不再成为政党操控人民的政治工具，也不再成为社

会阶层的划分工具，人民的语言使用获得了更多的发展

平台，终于能够以全新的姿态和自如的选择站在世界的

舞台上。

4  巴基斯坦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政策规划的启示

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语

言政策是一项具备战略意义的规划，官方语言和非官方

语言的确定与经济发达程度、人口的规模等量化指标有

着直接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汉语一直是国

家唯一的官方语言，在和各个民族语言共处的过程中达

成了共识，随着国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我国的语言政

策也要面对以自身语言发展为出发点的维护和拓展工作，

因此，巴国语言政策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4.1 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点调整外语教育定位
外语教育是国家未来语言战略的核心部分，也是国

家实现各个方面战略规划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是由高速

发展的全球经济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程度决定

了这个国家如何从本土向国际发展，所以任何语言教育

工作的开展都应该是站在宏观的国家语言发展战略地位

上，以维护和拓展为目标开展的。我国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国，在新时期要对本国的外语教育重新加以审视，

就会发现传统的定位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学科定位占

据时间过长，形成的短视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

法在官方语言之外发展出新的语言，进而造成了偏颇或

少寡的语言路径。而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与我们恰恰相

反的是，它们先是在宏观层面确定了语言的政策，然后

在学科教育上加以实践，这种宏观-微观的思路对我国语

言政策的调整和教育定位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4.2 以深入调查研究为手段规划外语教育思路
定位的确立是为了语言教育的实践，当外语教育的

定位调整之后，随之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国家的语言教育

进行新的规划。其实我国的语言规划一直都在进行，但

是因为定位的偏差，总是体现出零星、局部和短暂的行

为，这就使规划的结果显示出一种随机和盲目的性质。

因此规划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以及实施途径之间的辩

证性还是需要更加认真的了解。从而使外语教育规划真

正有机地融入国家语言战略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为此，要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几个方面对我

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做出深入而细致的调查，要花大力气

了解外语在我国的“前世今生”，对外语教育的重点和难

点做到“心中有数”，评估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资源和教

育能力，找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为外语教育制定

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规划。以语种的调研为例，首先

要调研各个语种在我国的教育规模和教育现状，然后对

我国在未来发展中，需要使用的“关键语种”加以确定

和进行更加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为各个语种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明确的梳理，才能确保教育不至于因为外部资源

的掣肘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后继无力的现象。

4.3 以理性审慎主义为工具构建外语教育体系
以汉语普通话为官方唯一语言对于我国文化意识的

觉醒和文化主体的确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

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外语教育的不足与问题，根

本原因在于对外语教育在理论上的认识匮乏和把握偏差。

对大多数人而言，包括外语教育的研究学者和从事教师，

更多的是将外语当作工具，外语教育自然就成为掌握工具

的一种方法，即使在当下国内语言教程的指导性纲要中，

也是如此定位语言属性的，这种人为的狭隘认识将对语

言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被局限在某一个点上。直到外部的

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人们才发现

语言还具有权力和资源的属性。如果我们不及时更新语

言认知，有意识地将语言和社会的发展做连接，那么语

言就永远无法实现从工具性向人文性的转变。因此，以

科学而审慎的态度探究语言的工具性，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轨道出发搭建语言教育的体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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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可见，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和巴基斯坦国体政

体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成立之初，为了唤起

民众独立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语言政策

支持乌尔都语，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统治阶层和

上层社会认为英语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使用英

语可以有效地稳定当下权力结构中的精英分子，这样就

形成了双语言的政策，本是为了平衡上、中、下各个阶

层利益的语言政策最后演变成为各个阶层的身份标识，

上层社会对乌尔都语有着或多或少的轻蔑态度，自由主

义者因为政见和宗教的分歧也并不过分反对英语，所以，

上层社会的力量永远是社会的核心力量，它们可以使非

本土的英语和本土的乌尔都语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甚

至在某些方面完全凌驾于上，因此，在巴基斯坦的语言

政策中双语政策的政治属性是更为鲜明的。而巴基斯坦

的语言政策给我国语言教育带来的更多的启示是基于现

实层面规划的制定与标准的执行，这对于唯一官方语言

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更具备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对外开放迈上了新的台阶，“一带一路”倡议，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语教育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高校外语教育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深

化改革与发展，砥砺前进，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彰显大

国力量，发挥大国作用贡献更多的力量。新时期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惠、合作发展，离

不开语言的辅路，当前，我国在加强国语教育的同时实

施多语种语的外语教育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使

非通用语的发展迎来了质的飞跃，非通用语言专业的开

设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确

认识和处理好外语教育与国语教育的关系，在外语教育

政策的制定方面，应当明确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和原则：

国语教育永远是根本，外语教育始终要为国语教育服务。

中国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围绕这一

最终目标来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中国外语教育政

策必须将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利益作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现实依据与

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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